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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粟特人祆教传入中国， 对中国的民间文化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陕西宝鸡赤沙镇 “血社

火” 是典型的粟特人赛祆仪式在民间社会的遗存。 祆教祭祀穆护在赛祆仪式中， 使用剖心破面等血腥

恐怖的幻术， 增加宗教仪式的神秘和震慑性。 安史之乱后， 粟特胡人及其信仰的祆教受到打击， 逐渐

在中原消失， 某些赛祆仪式被保留在中国民间艺术中， 成为民间社火中独特的一支。 中国民间社会文

化和艺术融入了多种文化， 并形成强大的民间艺术， “血社火” 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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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６ 世纪， 波斯人索罗亚斯德创建拜火教。 随着萨珊王朝兴起， 被定为国教，
并盛行于中亚。 北魏前后逐渐见于中国史籍记载， 被称为祆教。 公元 ６ 世纪， 信奉祆教

的粟特人频繁往来于内亚地区， 并形成聚落， 祆教也随之兴盛。 唐代长安、 洛阳和碛西

地区均建有祆祠。 安史之乱及会昌毁佛后， 祆教逐渐衰落。 两宋时期， 祆教仍在民间社

会有一些遗存。 元之后， 粟特胡人逐渐融入其他族群， 祆教也淡出历史的视野。 粟特祆

教在中国的民间中残留下了很多宗教文化形式。 这些宗教遗存在历史的演变中和中国本

土文化结合在一起， 形成了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民间文化形式。 正如池田温提出： “祆神

尽管还是保留着祆神的名称， 但是其实际机能已经完全同中国的礼仪以及民间信仰相融

合， 与汉人的信仰合为一体。”①本文以陕西宝鸡赤沙镇三寺村的 “血社火” 为例， 探讨

祆教中的穆护和赛祆仪式在中原民间活动中的表现形式。 意图寻求中国民间社会对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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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接受方式和强大的创造力。 关中 “血社火” 曾是祆教中的一种典型的宗教仪式，
这种宗教仪式被民间社会借鉴， 和社火表演结合， 演化为一种特殊的民间表演活动。

“社火” 一词最早见于南宋范成大 《石湖诗集》， 其诗 《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

十二韵》： “轻薄行歌过， 颠狂社舞呈”， 下注 “民间鼓乐谓之社火， 不可悉记， 大抵以

滑稽取笑”。① ２００７ 年焦作耿村发现了一通元代延祐元年 （１３１４） 的石供床， 上刻文中

出现了 “社火” 一词， 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实物记载。② 可见宋元时期社火已在民间生

活中出现。 陕西关中地区的社火有上百种之多， 其中位于关中西部的陇州社火更集中保

存了古代关中社火的元素。 陇县赤沙镇 “血社火” 是 “诸多社火民俗中颇为特殊的种

类”，③ 以表现血腥恐怖为特色的社火形式， 它奇特、 神秘、 恐怖、 快活。 表演有大铡

刀劈入脑门、 满脸血流、 脑浆四溅、 一脸死像而显其血腥。 他们将斧子、 铡刀、 剪刀、
链刀、 锥子等器具刺入人体， 内容恐怖逼真， 故名 “血社火”。 关中地区的宝鸡、 兴

平、 华阴、 韩城、 合阳等地均有血社火的表演， 宝鸡赤沙镇三寺村血社火尤具有代

表性。
赤沙镇地处宝鸡市陈仓区西部山区， 属古陇州陇安县所辖， 是通往陇州、 秦州和凤

翔的交通要道， 自古乃陇阪出入关中的必经之地。 赤沙镇的社火种类非常多， 有马社

火、 黑社火、 车社火、 牛社火、 抬社火、 山社火、 地社火等。 赤沙镇三寺村的 “血社

火” 更是以血腥恐怖名震四方。 据陇州县志记载赤沙镇 １９４９ 年之前还保存有火神庙，
为陇州古镇四大景观之一。 表明祆教极有可能曾在此地建祠进行宗教活动。 唐宋之时祆

教、 摩尼教和景教合称为三夷教，④ 此三教经常同在一地建寺祠， 三寺村从村名推测此

村曾有多种宗教在此流传建祠。
陇州社火中有 《穆柯寨》 的剧情， 这个社火造型被加入了杨宗保和穆桂英的故事，

中有幻术表演， 如杨宗保借 “降龙木”， 穆桂英的 “分火扇” 等。 但其中出现一手拿铜

锤， 小花脸， 单翎盔， 半身红靠的造型叫穆柯，⑤ 和剧情完全没有关系。 “穆柯” 和

“穆护” 在关中方言中读音基本一致， “穆柯寨” 应为 “穆护赛”。 穆护是古波斯文

Ｍａｇｕｓ 的音译， 乃祆教祭司的称号，⑥ 意思是 “从神那里得到恩惠或恩施的人。”⑦ 穆护

是祆教从事宗教法事活动的神职人员。⑧ 在古代以拥有神秘知识著称。 据孙培良转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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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利亚的基督教神学者奥利根 （Ｏｒｉｇｅｎ 约公元 １８５－２５４ 年）， 在其名著 《驳克勒

苏》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ｅｌｅｕｓ Ｖｌ８０ ６０３） 中指出 ｍａｇｉｃ （幻法、 幻戏今言魔术） 语源于 Ｍａｇｕｓ
（穆护）， 祆教祭司穆护是掌握了幻术的人。 据唐朝张鷟 《朝野佥载》 载：

　 　 河南府立德坊， 及南市西坊皆有胡祆神庙。 每岁商胡祈福， 烹猪羊， 琵琶鼓

笛， 酣歌醉舞。 酹神之后， 募一胡为祆主， 看者施钱并与之。 其祆主取一横刀， 利

同霜雪， 吹毛不过， 以刀刺腹， 刃出于背， 仍乱扰肠肚流血。 食顷， 喷水咒之， 平

腹如故。 此盖西域之幻法也。
凉州祆神祠， 至祈祷日祆主以铁钉从额上钉之， 直洞腋下， 即出门， 身轻若

飞， 须臾数百里。 至西祆神前舞一曲即却， 至旧祆所乃拔钉， 无所损。 卧十余日，
平复如故， 莫知其所以然也。①

祆教祭司或是刺腹刃背， 或是额上钉钉， 均安然无恙， 这就是所谓的西域之幻法。
敦煌文献中同样有记载， Ｓ ３６７ 《光启元年 （８８６ 年） 十二月廿五日书写沙、 伊等州地

志》， 描写敦煌北面伊州伊吾县祆庙的 “下祆神” 仪式时：
　 　 火祆庙中有素书形像无数。 有祆主翟盘陀者， 高昌未破以前， 盘陀因入朝至

京， 即下祆神， 因以利刀刺腹， 左右通过出腹外， 截弃其余， 以发系其本， 手执刀

两头， 高下绞转， 说国家所举百事， 皆顺天心， 神灵助， 无不征验。 神没之后， 僵

仆而到， 气息奄。 七日即平复如旧。 有司奏闻， 制授游击将军。②

　 　 这样的情况在敦煌壁画中同样有表现。 莫高窟初唐 ３２３ 窟北壁绘有一人坐于一长方

形的毡毯之上， 赤袒上身， 两臂屈置于胸前， 两手捉拿一长条状物， 放在前面的溪流之

中做摆洗之状。 这是描绘十六国时高僧佛图澄 “洗肠” 故事， 虽然表现的是佛教故事，
但描绘此故事的唐代工匠一定亲眼见过 “取肠” 的幻术。 上述文献均指明这种剖腹定

钉的幻术皆在 “胡商祈福” “祈祷日” 举行， 在 “酹神之后” 祆主施行幻法， 全都是

胡祆主实施的宗教仪式。 祆教在 “下祆神” 的宗教仪式中， 借助利刃刺腹等幻术， 增

加宗教仪式的神秘感和威慑性。
宋人姚宽提到北宋时中原人对 “穆护” 一词已经很陌生了：
　 　 山谷题牧护歌后云， 向常问河南方衲子， 牧护是何种语， 皆不能说。 后见刘梦

得作夔州刺史， 乐府有穆护歌， 似是赛神语。 亦不得解。 及来黔中闻赛神者夜歌，
听说侬家牧护， 末云： 奠酒烧钱归去。③

　 　 北宋的黄庭坚等人已不知道穆护的意思， 说明宋代民间的宗教活动中， 已很难见到

祆教的赛神仪式了。 仅有夔州、 黔中等较为偏僻的地区还保留着赛神时的穆护歌。 和穆

护歌一样， 赛祆仪式中的剖腹、 截肢、 钉钉等行为最初是穆护实施的宗教仪式， 并非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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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娱乐的幻术表演。
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有朝贡的交往方式， 各国把珍稀物品贡献中国， 谓之贡品。 其

中有一种特殊的物品———贡人， 贡人有许多种类， 据史料记载有各种奴隶、 各式艺人、
战俘、 幻人。 《无能子》 卷中 《纪见》 第八有关于秦代幻人表演的记述：

　 　 秦市幻人， 有能镬膏而溺其手足者， 烈镬不能坏， 而幻人笑容焉。①

　 　 张骞开通西域之后， 西域及其以西的幻人与幻术的东传， 开始有了明确地记载， 司

马迁的 《史记·大宛列传》 “条枝” 条载：
　 　 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 临西海。 暑湿。 耕田， 田稻。 有大鸟， 卵如瓮。 人众甚

多， 往往有小君长， 而安息役属之， 以为外国。 国善眩。②

　 　 应劭集解曰： “眩， 相诈惑。” 颜师古正义： “今吞刀、 吐火、 殖瓜、 种树、 屠人、
截马之术皆是也。”③ 司马迁在 《史记》 中甚至提到 “黎轩” 这个地方有眩人献于汉。

　 　 初， 汉使至安息， 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 东界去王都数千里。 行比至，
过数十城， 人民相属甚多。 汉使还， 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 以大鸟卵及黎轩

善眩人献于汉。④

　 　 《汉书·张骞传》 沿袭了这一说法：
　 　 大宛诸国发使随汉使来， 观汉广大， 以大鸟卵及 靬眩人献于汉， 天子

大悦。⑤

　 　 《史记》 和 《汉书》 中提到的眩人， 都是来自 “黎轩”， 眩人的具体表演并没有

涉及。 颜师古提到幻术的形式非常多样， 吞刀吐火， 殖瓜种树等等， 而且汉人已经明白

这不过是诈惑人眼目的魔术。
《史记》 记载， 随西汉使者来到长安的幻人来自 “黎轩”， 他们是被安息国作为贡

人献到中原来的。 《后汉书·西南夷·哀牢》：
　 　 永宁元年， 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 献乐及幻人， 能变化吐火， 自支

解， 易牛马头。 又善跳丸， 数乃至千。 自言我海西人。 海西即大秦也， 掸国西南通

大秦。⑥

　 　 两汉文献中明确将善于 “幻术” 作为一个国家的标志性文化事象加以记录的， 只

有大秦 （黎轩）、 条支两个地区。 《前汉纪·孝武皇帝纪卷三》：
　 　 至条支国， 去长安万二千三百里， 临西海。 出善幻人。 有大鸟， 卵如瓮。 长老

传闻条支西有弱水， 西王母所居。 亦未尝见。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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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汉书》 载： “大秦国一名黎鞬， 以在海西， 亦云海西国。”① 《新唐书》 载：
　 　 拂菻， 古大秦也。 居西海上， 一曰海西国。 ……俗喜酒， 嗜干饼。 多幻人， 能

发火于颜， 手为江湖， 口幡眊举， 足堕珠玉。②

　 　 唐代杜佑在 《通典·边防典九》 中记载的 “有幻人， 能额上为炎烬， 手中作江湖，
举足而珠玉自堕， 开口则旛毦乱出。”③ 其下小注安息献 “犁靬幻人” 是 “皆蹙眉峭

鼻， 乱发拳鬓， 长四尺五寸” 长相奇特的侏儒。
来自条支、 大秦的魔术师显然和穆护祆的幻术有区别。 条支、 大秦的魔术师 “能

发火于颜， 手为江湖， 口幡毦， 举足堕珠玉。” “能变化吐火， 自支解， 易牛马头。 又

善跳丸， 数乃至千。” 可以看出其主要为吐火、 变魔术、 跳丸等更倾向于娱乐性的表

演， 且幻人为 “皆蹙眉峭鼻， 乱发拳鬓， 长四尺五寸。” 长相奇特的侏儒。 而穆护祆的

幻术则以剖腹扰肠， 额头穿钉等更加血腥恐怖的形式， 更适合宗教仪式的震慑性和神秘

性。 穆护的幻术在表演之后， 耗损了大量的体力， 需要几天的恢复， 而条支、 大秦的魔

术则无需恢复体力的记载。 “大秦幻人” 在中原表演的典型幻术未发生大的变化， 大致

是吐火、 自支解等几个花样， 颜师古所谓： “春刀吐火， 植瓜种树， 屠人截马之术。”
祆教祭司穆护的幻术更为血腥恐怖。

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九年 （４４８）， 西域的悦般国献幻人。 “称能割人喉脉令断， 击

人头令骨陷， 皆血出或数升或盈斗， 以草药内其口中， 令嚼咽之， 须叟血止， 养疮一月

复常， 又无痕瘢。 世祖疑其虚， 乃取死罪囚试之， 皆验。”④ 悦般国被汉车骑将军窦宪

所逐， 西走康居。 “其风俗言语与高车同， 而其人清洁于胡。”⑤ 悦般国临近康居， 风俗

和粟特人近似， 悦般国幻术极有可能受到祆教的影响。
开腹剖心这类带有祆教色彩的幻术表演至晚在唐初已经出现在宫廷表演中。 《通

典》 载： “大抵散乐杂戏多幻术， 皆出西域， 始于善幻人至中国。 汉安帝时， 天竺献

伎， 能自断手足， 刳剔肠胃， 自是历代有之。 大唐高宗恶其惊人， 敕西域关津， 不令入

中国。”⑥ 另据 《册府元龟》 载， “高宗显庆元年正月丙辰， 御安福门楼观大酺， 胡人

欲持刀自刺以为幻戏， 帝不许之。 乃下诏曰： ‘如闻在外有婆罗门、 胡等， 每于戏处，
乃将剑刺肚， 以刀割舌， 幻惑百姓， 极非道理。 宜并发遣还蕃， 勿令久住， 仍约束边

州， 若更有此色， 并不须遣入朝’ ”。⑦ 胡人幻术作为娱乐表演是被唐代宫廷所禁止的。
但在宗教仪式中的幻术则被认可。 《旧唐书》 记载：

　 　 安金藏， 京兆长安人， 初为太常工人。 载初年， 则天称制， 睿宗号为皇嗣。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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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监裴匪躬、 内侍范云仙并以私谒皇嗣腰斩。 自此公卿已下， 并不得见之， 唯金藏

等工人得在左右。 或有诬告皇嗣潜有易谋者， 则天令来俊臣穷鞫其状， 左右不胜楚

毒， 皆欲自诬， 唯金藏确然无辞， 大呼谓俊臣曰： “公不信金藏之言， 请剖心以明

皇嗣不反。” 即引佩刀自剖其胸， 五藏并出， 流血被地， 因气绝而仆。 则天闻之，
令舆入宫中， 遣医人却纳五藏， 以桑白皮为线缝合， 傅之药， 经宿， 金藏始苏。 则

天亲临视之， 叹曰： “吾子不能自明， 不如尔之忠也。” 即令俊臣停推， 睿宗由是

免难。①

　 　 武则天朝粟特太常工人安金藏使用幻术帮睿宗洗清了冤案。 这表明作为宗教仪式的

剖腹术并没有被当做幻术而遭到禁止， 而是作为一神圣的宗教仪式被笃信不疑。
中唐之后， 胡人幻术传入民间。 咸通二年进士及第的王棨， 其 《麟角集》 中写有

《吞刀吐火赋》： “奇幻谁传， 伊人得焉。 吞刀之术斯妙， ……俄而精钢裛腹， 烈焰交

颐， 罔有剖心之患， 曾无烂额之期。 凝影灭以光沉， 霜风尽处， 炯霞舒而血喷。”② 可

见中晚唐之时祆教吞刀吐火的幻术已经在民间非常盛行， 不仅仅出现在祆教赛祆的宗教

仪式上， 甚至在民间百戏中已经常出现其身影。
宋代董逌 《广川画跋·画常彦辅祆神像》 云：
　 　 元祐八年七月， 常君彦辅就开宝寺之文殊院， 遇寒热疾， 大惧不良。 及夜， 祷

于祆神祠， 明日良愈。 乃祀干庭， 又图像归事之， 属某书， 且使世知神之休也。 祆

祠， 世所以奉胡神也。 其相希异， 即经所谓摩醯首罗， 有大神威， 普救一切苦， 能

摄伏四方， 以卫佛法。 当隋之初其法始至中夏。 立祠颁政坊， 常有群胡奉事， 聚火

祝诅， 奇幻变怪， 至有出腹决肠， 吞火蹈刃。 故下俚庸人， 就以诅誓， 取为信重。
唐祠令有萨宝府官主司， 又有胡祝以赞于礼事， 其制甚重， 在当时为显祠。③

　 　 宋代的祆教仪式中仍保留着 “出腹决肠， 吞火蹈刃” 的幻术。 凭借这些奇幻变怪

的幻术， 才让民间老百姓笃信不疑， “取为信重”。 ２００８ 年， 西安博物院 “百家珍藏”
民间藏品展， 其中有一件罕见的宋代陶塑玩具， 名为 “胡人开膛俑”， 为披发男子立

像， 男子口叼短刀， 用双手扒开胸膛， 连肋骨都加以塑造。
值得重视的是， 幻术一直都是胡人所独有， 未见记载有汉人表演幻术者。 北宋时，

百戏中出现了带有祆教特色的幻术表演。 宋人孟元老在 《东京梦华录》 卷七 “驾登宝

津楼诸军呈百戏” 中记载 “又爆仗响， 有烟火就涌出， 人面不相睹， 烟中有七人， 皆

披发文身， 着轻纱短后之衣， 锦绣围肚看带， 内一人金花小帽， 执白旗， 余皆头巾， 执

真刀， 互相格斗击刺， 作破面剖心之势， 谓之 ‘七圣刀’。”④ 这个时候， 祆教的幻术已

经融合了更多表演的成分， 增加了很多道具和形式， 表演幻术的人不仅仅是一人， 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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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七人表演， 并在烟火的道具下出场。 表演者由军人组成。 马明达在 《说剑丛稿》 中

提到 “七圣刀” 既非杂技， 也非武术， 乃是古代祆教的一种法事或者法术。①

陕西宝鸡赤沙镇的 “血社火” 仅仅在三寺村保留， 据村中老人讲几百年前， 一神

秘流浪汉到此， 一病不起， 经当地人搭救， 故传授 “血社火” 之法。 且血社火表演非

常注意保密性， 道具都秘不示人。 有学者在探讨赤沙镇的血社火时， 提到血社火的技艺

来自祆教之神幻术 “七圣刀” 仪式， 并认为血社火受到了祆教 “末日审判” 信仰和目

连文化的很大影响②。 本文认为 “七圣刀” 和 “血社火” 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 七

圣刀中有对打格斗的表演， 而血社火并没有对打格斗的出现。 认为血社火受到了祆教

“末日审判” 信仰和目连文化影响的观点更是令人难以信服。 本文认为 “七圣刀” 和

“血社火” 都受到了祆教幻术的影响， 七圣刀是祆教幻术传入中国之后逐渐融入宫廷百

戏表演， 为宋代诸军百戏之一。 血社火虽然也出现了 “破面剖心之势”， 但它出现在关

中民间的社火中， 主体为惩恶扬善， 宗教的色彩更浓厚一些， 非常可能是直接从祆教的

宗教仪式中直接发展而来的， 破面剖腹的赛祆仪式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逐渐成为一种民

间娱乐活动， 是古代祆教赛祆活动在民间文化生活中的遗存。
入华的粟特胡人迁入中国内地， 在山西、 河北、 关中地区形成聚落， 留居中原的粟

特人采用改汉姓、 郡望等方式逐渐汉化， 入华粟特祆教逐渐衰亡。 但祆教幻术以军傩、
民间社火等形式得以部分残存。 蔡鸿生先生认为祆教 “从娘胎带来浓重的巫气， 聚火

咒诅， 以咒代经， 妄行幻法。 作为宗教符号的西胡崇七之俗， 也在民间蜕变成 ‘七圣

祆队’ 的神秘形态， 面目全非。”③ 他认为祆教的信仰依靠民俗化趋势， 才能保留至今。
后世百戏之七圣刀、 血社火类幻术逐渐向民间流传， 深入到民间生活。 中国的民间文化

中， 保存了许多的祆教元素， 这些带有祆教因素的民间文化， 是粟特祆教文化曾在中国

传播的证据。 陕西宝鸡赤沙镇三寺村的 “血社火” 就是祆教文化在民间残存的典型证

据。 中国的民间文化在多元宗教的影响下， 表现形式和内容也呈现出风格多样， 复杂多

变的特点， 这些特征使中国的民间文化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丰富滋养着中国民间生活

的内涵， 使民间文化散发出光彩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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